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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全人类历史进程中，回首往昔，每一个民族都

会产生不同的荣耀与遗憾。 荣耀往往激发进取的信

心和激情，而遗憾却往往具有自警的价值。 因为有些

遗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认真地对其进行检点和反

思，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检点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史， 同样也可以发现

某些遗憾。 譬如，面对西方文化潮流，中国民族音乐、
尤其是民间音乐的消亡趋势， 更是一个十分严峻的

现实话题。 如果说自从 1840 年中国封锁的国门被西

方列强铁甲炮舰打开之后， 这种民族音乐消亡的兆

头即已开始， 此后虽然也有中西方音乐交融发展的

某些收获， 但民族音乐尤其是民间音乐消亡的速度

和步子却是越来越快。 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坚

持改革开放的方针，国门彻底打开，在急风骤雨式的

全球化历史潮流面前， 民族民间音乐已完全呈现急

速消亡的危机状态。
本文拟陈述弦板腔音乐及其消亡的过程， 证明

这一话题，并提出相关思考。
二

所谓弦板腔音乐， 是指曾经广泛流传和活跃在

陕西关中西部乾县、礼泉、兴平一带的一种民间戏曲

音乐。 与弦板腔音乐共生共存的是皮影戏，这是具有

强烈地方特色的一种民间戏曲形式。 [1]150-160

弦板腔音乐以热烈亢进、爽朗明快为特色，有着

黄土高原地域人群性格中豪放粗犷的底色激情，有

着地域生态环境中天高风烈、水深土厚的质感，也具

有特殊的演绎历史故事时某种地老天荒的悲壮和苍

凉， 是西北黄土高原地域人群生命情绪真实表达和

宣泄的一种比较原始本色的形式。
弦板腔音乐与陇东道情风格相近， 且从民间说

书形式发展而来。 这可以从其道具、演唱形式、演唱

风格得以证明。 从道具看，虽然在比较讲究的弦板腔

音乐演奏中，有文场、武场之分，但支撑文场、武场的

主要乐器只有两种，即弦子（三弦、二弦）和板子（二

板子、蚱板子），这有点像陕北说书艺人，同一个人，
手弹三弦、腿绑蚱板，自弹自打自唱。 从演唱形式看，
弦板腔音乐主要是和皮影戏表演形式紧密结合在一

起的。 旧时的皮影戏，最少时四个人就能撑起一个台

面，最多九人即可，艺人称“四紧、五慢、六松活”，即

言人员精干。 这样的演奏形式， 皆一人身兼数项技

艺，如按四人，则前手———主唱，耍签子，打梆子；二

手———打板，弹三弦，敲小锣；三手———拉二弦，拍铙

兼吹唢呐；四手———打板子，敲大锣，吹喇叭。 随演奏

人数的变化分工也随之变化。 演出无需大舞台，只用

一辆旧式大车厢即可， 车帮子上挂起一方纱布帘谓

之“亮子”，一盏菜油旧式马灯头顶照亮，皮影子就活

灵活现，敲敲打打，说说唱唱，音乐唱腔与表演一同

配合。 [2]19-21 皮影戏的这种演奏形式，完全是农耕文化

背景下以小农经济支撑的民间文化活动， 也是民间

音乐自由的流传形式，是不登大雅之堂的。
弦板腔音乐与秦腔同属板子腔， 虽然没有秦腔

那种广泛的生存空间， 但这种地方戏曲在过去很有

市场，特别受乡村民众的欢迎。 它的音乐和表演不讲

排场，求小不求大，可以适应乡村人民生产生活、民

俗礼习中的各种场面。 规模不大，花钱不多，摆设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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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灵活机动，所以随着这种简陋的戏曲形式在农村

乡镇存在， 不但戏曲历史故事和民间诙谐小段得以

传播， 而且一种干梆硬正的弦板腔音乐旋律也时常

流行在乡人的吼唱中。
据说，建国前，乾县、礼泉、兴平一带农村，凡能

唱自乐班的村社几乎都有演唱皮影戏的戏箱， 仅礼

泉县史德镇，皮影戏班子就不下 20 多家，甚至于一

个家族就能撑起几个皮影戏台子。 前礼泉县也因此

出现了著名弦板腔艺人王天德、兰琬等人，尤其是王

天德， 他也是作为皮影弦板腔世家的后代继承了其

曾祖父王文的演唱技艺， 代代相传， 在关中十分有

名。 清代光绪年间，关中地区的皮影戏班子中就曾经

涌现出四大名班，即杨五（礼泉县人）、天训子（原名

朱九，兴平人）、刘子和（咸阳人）、换印子（兴平人）。
可见此种地方戏曲音乐状况之盛。

历史上的这种民间戏曲音乐盛行现象也一直影

响至今， 直到今天， 虽然当地皮影戏班社已经很少

了， 但乡人仍有遇红、 白事请皮影戏唱腔助兴的习

惯。 许多乡人闻有这样的演出，甚至会夜里跑十几里

路去听看，谓之“过一过瘾”；当地也曾因为这样的地

方戏曲及音乐唱腔的影响， 涌现出了许多土生土长

的从事音乐艺术的“能人”。
20 世纪 50 年代， 是中国社会政治比较开明的

时期， 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和气氛促进了文艺事业

的发展，弦板腔剧种和音乐也遇到了一次历史机遇。
当时乾县、礼泉、永寿三县合并为一个大县，称乾县，
原来各县的剧团就有了新的分工。 原来的乾县剧团

就被改成了弦板腔团， 皮影子虽然没有被搬上大舞

台， 可是弦板腔音乐却正而八经地变成大剧场的剧

种音乐。 之后，就有专业作者新创作的历史剧目《谢

瑶环》、《紫金钗》等正式演出，甚至因为这一剧种音

乐特殊的个性和魅力， 还曾在省城西安大剧场和同

属地方戏曲音乐的碗碗腔、眉胡媲美。 当时，兴平剧

团也因将弦板腔搬上大戏舞台，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文革十年制造了中国文化的大劫难，极左思潮对

于传统剧目一律以“封建糟粕”对待，尤其让地方小剧

种同与之共命运的戏曲音乐几乎一同消失，特别是以

八个样板戏为代表的大制作、大舞台、大气势更使得

地方小剧种和音乐不可能再有生存的环境空间。
唯一的弦板腔剧团———乾县剧团的命运是，老

的弦板腔音乐艺人已经先后去世，因无接班人，剧团

面临溃散， 人马分散到各行各业；20 世纪 80 年代，
陕西省组织十大文艺集成普查时， 乾县弦板腔剧团

唯一一位拉二弦的艺人也离开了剧团， 只记录下零

星的资料。 原来几乎到处可见的皮影班社和音乐艺

人，已在乾县、礼泉、兴平很难寻找得到。 据说，当初

共有 20 多个皮影班社的礼泉史德镇，也只剩下了一

两个残缺的演出班子。 曾经有人呼吁抢救礼泉县著

名皮影艺人王天德的演唱剧本 （据传有 500 多个），
可多少年来连他家族的后代也不知这些东西消失何

处。
一个生于黄土高原， 并且风行过数百年的地方

音乐形式和旋律， 在中国传统农村农业生态环境的

急聚变革面前，在处处倡导西方古典音乐的潮流中，
在现代流行音乐的冲击下，在不断工业化、城市化、
千篇一律的住宅模式化的新的生命环境变化的步伐

中，仅仅只是几十年时间，可能就永远的消失了。
三

由弦板腔音乐及其载体皮影戏的消亡所引发的

思考：
首先，这是民族民间音乐普遍的命运。 不光弦板

腔音乐面临这样的困境， 只要是以农业文明为基础

的民间艺术都将面临这样的尴尬局面。 机械化、现代

化、信息化的来临，结束了千百年来农人原始落后的

辛苦劳作方式， 也结束了那些伴随劳动而进行歌唱

的歌种， 如 “江河号子”、“搬运号子”、“打夯号子”
……对于这些民间艺术品种的消失， 人们似乎毫无

留恋之情。 但是，对于一个民族，以抢救的方式保存

历史的记忆却是神圣而艰巨的事业。 值得庆幸的是，
建国以来， 我国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大量

工作，抢救这些濒临消亡的民间艺术，已经成为一项

非常紧迫和重要的任务。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

站在这样的高度，采取严肃的态度。 相反，确实有一

部分人对民族音乐持“抢而不救”的态度。 他们像街

道上的小商贩一样随时瞄着市场的行情，见利就抢，
转身即去。 以这样的态度是很难实施真正的民族文

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的，我们必须警惕。
其次， 必须确立科学的抢救与保护的立场与方

法。 有一种视角曾经影响我们建立宏观的视野，那就

是当我们审视某一种音乐现象或音乐品种时， 往往

抛开其它与之相关的事物，单就音乐说音乐，不能将

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放置在一种本来的宏观的音

乐生态背景下去考察和研究， 这样获得的东西往往

会是表面的、孤立的、浅层次的。 所以，必须建立科学

的音乐生态学观念， 并借用现代科学的技术手段对

民间音乐进行立体的、全方位的记录，为历史保留本

来的真相。
第三， 正确地处理民族音乐资料的抢救和吸收

外来先进音乐文化之间的矛盾， 努力使人类音乐文

化中先进的共性的精神与民族音乐个性相统一，达

到彼此有机融合，而不是互相排斥，从而在继承的基

础上积极创建民族音乐的新天地， 这应是一个长远



的机制和目标。
四

具体到弦板腔音乐， 可喜的是在我国政府公布

的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 弦板腔作为地方

戏曲音乐，榜上有名。 但由于种种原因，保护的力度

与结果仍令人担忧。 为此，笔者有以下几点思考，盼

能引发关注，促进该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
首先，作为地方戏曲音乐的弦板腔，它的生命不

仅仅应存在于上层话题中，必须活在戏曲活动中。 面

对弦板腔不断式微的现状，无论是省、市文化主管部

门还是有关县区，应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选择几

个历史长、根基深，并具有传承人能力和资格的民间

皮影班社，作为重点保护的对象，建档入册。 可以和

这些班社以及代表传承人建立保护、 传承以及演出

合同，借鉴学习我国资助乡村电影按场计算的方式，
根据其在民间演出的场次，进行必要的场次补助。 另

外，在传统剧目的基础上，鼓励其用弦板腔音乐彩排

演出新剧目，以老旋律、新内容吸引年轻一代的观赏

兴趣和热情，扩大民族戏曲市场。
其次，艺术研究部门，应该将弦板腔音乐及其生

态环境作为一个长久的学术话题予以关注。 一方面，
必须尽力全面掌握相关资料，另一方面，必须重视追

踪活态的演出及生存轨迹，进行分析研究。 要改变从

资料到资料的旧式研究方法， 重视田野的勘查与跟

踪，使研究的话题常新，真正变成促进艺术发展的智

囊和参谋。
第三， 要用各种形式为如弦板腔这样的民族音

乐创造生存发展的空间。 人们大概都不会忘记张艺

谋在电影《秋菊打官司》中，对关中皮影艺术中民间

音乐元素的运用。 当秋菊与小姑子每次离开山村，走

上盘环的上访路途时，伴随一声，“走啊……”此音乐

旋律便应时出现， 立刻产生了一种耐人寻味的艺术

感染力，据说此音乐即为碗碗腔。 同样，北京人艺所

排的话剧《白鹿原》，巧妙地让华阴老腔为之托盘垫

底，并大肆渲染。 华阴老腔本是源于汉代漕运而生成

的古老旋律，此次巧妙地结合，相得益彰，充分展现

了陕西地方戏曲音乐刚健、厚重的魅力，也是一次成

功的尝试与展现。 所以，拓展视野，打破古与今、中与

外、洋与土的界线，努力为乡土音乐元素寻求更大的

展示生存空间，应是我们共同关注的话题，也是每一

个文艺家树立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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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the rapid decline and even disappearance of xianbanqiang music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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